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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雷洋因涉嫌嫖娼被
昌平警方控制，其间被发现“身
体不适”，随后进入急诊治疗，经
抢救无效当晚死亡。这个事件在
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无论是警
方的通报，还是媒体的报道，都
没能还原出雷洋死亡的真相。他
当晚出门原本是要接机，为何进
了足疗店，对警方有无“激烈反
抗”，又因何故出现“身体不适”，
舆论提出了许多疑问。

其实，凭借当今的信息技术
完全可以勾勒出雷洋死前的真
实状态，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
是，死者本人的手机定位信息疑
似被部分删除，事发现场附近的
小区监控“摄像头坏了”，民警所
持的拍摄设备被“打落摔坏”，各
种巧合撞在一起就不能不让人

怀疑，是否有人在掩盖真相。
雷洋虽然是名校毕业的硕

士，当晚还有急事要办，但是也
不能据此判断他绝无可能涉足
色情场所，关键是警方要拿出证
据，以证明对雷洋采取的强制约
束措施是合法的。即使雷洋当晚
有违法行为，警方还应当证明雷
洋之死确实是因为“身体不适”，
而非像有人猜测的那样死于警
方之手。如果真的是各种巧合撞
在一起，警方无法“自证清白”，
那么现在最恰当的处理方式就
是把相关材料移交检方。否则，
昌平警方很有可能落入“塔西佗
陷阱”，无论说什么、怎么说，都
难以取得公众的信任。昨日，昌
平区检察院表示，北京市人民检
察院将派法医协助参与调查。检

察机关依法履行监督职责，让公
众看到了找回真相的希望。只要
按照程序依法办案，雷洋之死应
该不会成为扑朔迷离的悬案。

近期，不少社会热点事件都
关系到个体的生死命运。在雷洋
之前还有患病大学生魏则西和
退休医生陈仲伟，这些身份不同
的个体都因为离奇的死亡引起
了舆论的关注。公众之所以不能
坦然面对这些人的死亡，并且以
非常激烈的方式参与公共讨论，
是因为这些离奇死亡事件的背
后牵动着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曾
经，很多人觉得只有弱势群体才
有危机感，其实面对权力、资本
以及社会治理中的各种疏漏，每
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时
间和空间内成为无助的人。绝症

患者被网络巨头的有偿信息欺
骗至死，退休医生被精神失常的
患者砍杀在家中，这些案例再次
证实，如果基本的社会规则和常
识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各种离
奇事件就会随时降临到每个人
身上。离奇的事件一旦发生，无
所谓强者与弱者，当事方都可能
受到严重的伤害。

公众关注雷洋之死，并非一
定要为雷洋讨个清白或者强摁
权力部门低头，而是要一个真
相，要一个可以被说服的理由。
所以，相关部门不要误读公众的
关注，也不要为舆情所左右，只
需耐心地抽丝剥茧还原真相。请
你说服我，这个要求并不高，但
是一旦执着较真，就会推动社会
越来越重视程序和真相。

请你说服我，这个要求并不高

右肾找到了，互信仍在路上

□罗志华

据《新华日报》报道，安徽宿
州人刘永伟2015年在徐州医学
院附属医院接受胸腔手术后“右
肾缺失”，徐州市卫计委对此事
展开调查。“剧情”几经反转后，

“右肾失踪”之谜终于真相大白。
10日23时许，调查组对外公布调
查结果：刘永伟术后的右肾依然
存在，只是因外伤出现了萎缩。

真相大白之后，反观整个事

件，可以发现，无论是患者还是
医生，都不存在多大过错。但这
事仍然闹得轰轰烈烈，个中原因
值得思索，在笔者看来，这与技
术和规则等方面导致的医患隔
阂和沟通不畅有关。

从患者和公众的角度看，患
者在术后的几个月里，在多家医
院复查时被告知“右肾缺失”，加
上患者曾经因外伤做过手术，右
肾区域切口清晰可见，在此情形
下，质疑“肾去哪儿了”，属于人
之常情。患者具有知情权，医生
具有告知的义务，而质疑倒逼真
相，只要不是无中生有，就应该

尊重和保护患者的此项权利。
从医院的角度看，医学要求

严谨与真实，辅助检查只能客观
反映问题，结论只能记录已知部
分。同样道理，刘永伟住院期间，
医院ＣＴ提示右肾“轮廓不整，
密度减低”，影像诊断只能如此，
没有太大的发挥空间。因此，认
为Ｂ超和ＣＴ医生没有给予后
续解释并给出预见性判断，反倒
有违医学的严谨与求真精神。

负责分析结果的是临床医
生，在拿到检查结果后，医生要
进行解读，这时可以加入主观判
断和推测，但要保持严格的逻辑

性。从医生的角度看，既然他对
自己没有做手脚心知肚明，就不
可能像患者一样，产生右肾被误
切甚至“被盗”的假想，围绕这方
面的解释显得多余了。

但医生的做法不是没有瑕
疵，他对疾病的发展没有给予科
学性预见，缺乏对患者的及时跟
踪与指导。进一步分析，这里又
暴露出一个规则方面的问题，对
于常规性的告知内容，医生往往
告知得很好。但对于一些特殊的
或不确定的内容，且涉及面又极
广，医生如何告知的确存在两
难——— 告知可以保障患者的知

情权，但由于知识结构的不对
称，很容易引发质疑；不告知可
以避免一些麻烦，可一旦引发患
者质疑，医生就会很被动。

现如今，“右肾失踪”之谜
被解开了，但医患沟通方面存
在的问题仍在。说到底，问题的
关键在于双方能否设身处地换
位思考，而建立医患之间的互
信，不仅需要患者更懂得提出
质疑的方法、更加理性地维护
权利，也要求医生对患者更加
细心、更敢担当。

很多人觉得只有弱势群体
才有危机感，其实面对权力、资
本以及社会治理中的各种疏
漏，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个特
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成为无助的
人。如果基本的社会规则和常
识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各种
离奇事件就会随时降临到每个
人身上。离奇的事件一旦发生，
无所谓强者与弱者，当事方都
可能受到严重的伤害。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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